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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利杰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宋国强

7月16日，在菏泽市定陶区仿山镇邓集村，我
们敲开了一扇挂着“光荣之家”的大门。参加过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英雄邓斌
住在这里。

这是一处普通的农家院落，不同的是，在靠
近堂屋的窗台下砌了一个大大的花坛，里面绿植
茂密，月季、芍药争相怒放。整个庭院充满了生
机。

进了堂屋，室内摆设简陋却整洁有序。邓斌
年近九十，须发斑白，面容亦显沧桑，但眉宇间却
格外硬朗平和。老人半躺半靠在堂屋的长椅上，
见记者到来，想站立起来与我们握手，众人赶紧
上前安抚他躺好。

邓斌思路清晰，话语简短有力。聆听他描述
那九死一生的激烈战场，虽远隔时空，也足以令
人震撼和感动。

一个旧皮包封存起戎马岁月
一个褪色的旧牛皮包，封存了邓斌从13岁到

23岁整整十年的戎马岁月；
一张斑驳但又字字“千斤”的《回乡转业建设

军人登记表》上的简短文字，是对邓斌义无反顾、
舍生忘死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
争的褒奖和致敬；

一枚枚军功章，隐含的英勇付出和无悔岁
月，历久弥新，熠熠生辉。

今年4月，定陶区仿山镇退役军人服务站人
员崔学军例行到邓斌家走访慰问，并准备采集退
伍军人的基础性数据。邓斌说自己的退伍证丢失
了，便从一个旧皮包里拿出一张登记表和几枚立
功奖章、战斗纪念章，递给了崔学军。

“当我接过这张被揉搓得字迹有些模糊的登
记表，看到上面‘参加战斗78次，负伤两次，荣立
一等功、二等功……’等字样时，确实被震惊了！”
崔学军回忆说。

邓斌的老伴说，这个旧牛皮包平时就随意地
挂在墙上。在邓斌心里，都转业到农村了，要这些
立功奖章有啥用哩，他并不十分在意。60多年来，
除了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成立时，有关部门曾
经来邓斌家里要了一枚军功章，作为纪念品存放
在馆里外，其他的他就随手放在这个包里，退伍
证都不知道怎么丢失了，其他很多立功证明也没
有留存下来。

邓斌提供的登记表上详细记录着他的早期
档案：1931年7月出生，正排职级，1944年1月3日在
本县自动入伍（不到13岁），1947年7月在十一纵

队司令部警卫班入党，1953年6月自愿回乡，入伍
前文盲，现在高小文化……在华北五分区司令部
警卫班荣立一等功，在十一纵队司令部警卫班荣
立二等功。

13岁还是小孩子，为什么这么小就入伍了？
据老人回忆，他5岁时就没有了母亲，跟随父亲住
在父亲的姥姥家。当时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老
姥姥家里住着不少从事地下工作的游击队员。那
时邓斌家里穷，吃不上饭，游击队员很喜欢他，便
经常给他一些吃的。不到13岁的邓斌很快就和游
击队员们熟稔起来，有时还机智地帮助游击队员
传送文件。后来，他就直接跟着游击队员来到了
部队。

从中原到南下广州，从西北、东北到进入朝
鲜，这是邓斌十年戎马岁月的足迹。每每忆起早
期艰苦的行军日子，老人都忍不住眼含热泪。部
队几乎每天都东奔西走，往往一晚上要步行多到
120里到180里。邓斌由于年龄太小，身体瘦弱，吃
不消这种长期的艰苦跋涉，有时实在跟不上队，
领导就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有时也让他在后面
拽着马尾巴跟着跑。

入伍后，邓斌一开始只是作为通信员为领导
拿拿文件，并没有参加战斗。按照当时规定，非党
员不能接触机密文件，因此，入伍三年后，只有16
岁的邓斌就光荣入党了，随后任十一纵队司令部
警卫班警卫员。

挺身而出，英勇杀敌
一幕幕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争场面，由

于越来越被和平岁月所掩盖，仿佛离我们已很
远。但在邓斌老人记忆里，一次次血肉拼杀、前赴
后继的战斗依然记忆犹新。

解放战争时期，菏泽是敌我决战的重要战
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于1946
年8月挥师到冀鲁豫战场，发起反击国民党军队
的自卫战争，先后组织了包括定陶战役、巨野战
役、鄄南战役等重大战役。而历时5天的定陶战
役，则是其中一场意义重大又极为惨烈的战役。

老人断断续续回忆道，1946年9月，定陶战役
打响。为攻下定陶县城东门北面城墙，邓斌请缨
担任第一突击队队长。他带领突击队，翻越城墙
和芦苇荡，突袭了敌人的指挥部。攻城中，邓斌不
幸被炮弹片击中，鲜血染红了衣襟，却依然忍痛
炸开城门并顺利发出两颗信号弹，为后续部队发
起进攻开辟了道路。据史料记载，定陶战役的胜
利，连同中原军区部队突围的胜利和苏中大捷，
对整个解放区的南部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
作用。因表现英勇，邓斌在定陶战役中荣立一等
功。

在淮海战役中，
我军进攻势如破竹。
在攻击到敌人的第三
道防线时，遇到敌人
的反扑。时任警卫排
排长的邓斌，在第二
野战军十一纵队参谋
长刘星的带领下，冲
进敌人的腹地，两人
在碉堡中奋力坚持了
45分钟……素有“军
中好枪法”之称的邓
斌拎着两把手枪，挺
身而出，英勇杀敌38
人，为开辟总攻赢得
了宝贵时间。这次淮
海战役邓斌荣立二等
功。

冲锋的号角，英
勇的拼杀，每一次战
斗都是以死相搏，每

一处战场都是血肉长城。
邓斌老人回忆，三年解放战争时期，中原地

区乃至鲁西南地区时常打运动战。记忆中，天天
在打仗，饭也顾不上吃；睡觉时，子弹打在屋里的
墙壁上；行军时，身边的战友跑着跑着就倒下了。

“为了顺利攻城，我在敌人眼皮底下偷挖了
一条地道，推着一棺材的黑火药在地道内引爆，
炸毁了城墙……”

“在强渡黄河时，水流把绑在一起的木板冲
散了，我落入了水中，万幸紧紧抓住了马尾。等到
了对岸，身上的背包和衣服都被冲走了，背包里
的立功奖章和简历都没有了……”

新中国成立不久，邓斌又跟随部队来到朝鲜
战场。在朝鲜战场的一年半时间，他担任军需物
资运输科长。脑海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没有一分
钟听不见敌机在头顶上飞过”。当时朝鲜战场上
汽车非常少，全靠马车来运输物资，由于敌机密
集飞旋，他们一般都选择晚上运输，而且不敢点
明火。即便如此，战友们的伤亡依然很大。每回忆
到一处场景，老人都闭目沉思，然后叹息一声：

“不说了，说这些干啥呢，我的很多战友都不在
了。”

正是在朝鲜战场上，邓斌不幸患上了肺结
核，领导几次问候他的病情，甚至一度考虑要把
他送到苏联去医治。朝鲜战争结束一年后，为了
不给党组织添麻烦，邓斌提出了自愿复员回乡的
申请。

回乡依然保持“突击队员”本色
1953年6月，刚满23岁的邓斌复员回到了家

乡定陶县邓集。
邓斌的大儿子邓鲁陶说，除了身体患病的原

因，父亲复员回乡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家里爷爷
的牵挂。邓斌是家里的独子，上面有三个姐姐，自
13岁离家后，一直没有音信，老人想念儿子眼睛
都哭瞎了。这也坚定了邓斌回乡的决心。而在登
记表上，他只简单签了“好好种田”四个大字。此
时，在即将复员的邓斌的内心世界里，认定“把地
种好也是给国家作贡献”。

然而，回乡后的邓斌并没有履行自己“好好
种田”的承诺，因为当时村里文化人少，他几乎一
回村就被当地政府委任为村治保主任，带领村里
挖沟修渠搞农业生产，没有一天待在自己家里种
田。由于邓斌把村集体的财产和荣誉看得比自己
的生命还重，所以深得当地政府领导和村民的信
任。自此，一项项堪称突击队的任务，陆续委派给
了邓斌。

到枣庄组建钢铁厂，是邓斌回乡后接到的最
重要的一项工作。他一头扎进工作里，处处身先
士卒，日夜加班加点。钢铁厂步入正轨时，邓斌谢
绝了上级领导的重用，坚持回到村里。

后来，当时的邓集公社组建窑厂、地毯厂，再
次让邓斌去负责。而无论在哪个岗位，邓斌都以
高度的责任心完成工作，更无一例外的，每次这
些厂子步入正轨后，他就又退出回到村里。

上世纪80年代，邓斌又受当时的邓集乡委派
组建乡敬老院。组建之初，邓斌每天几乎24小时
投入到工作中。老伴在一旁透露，为了给敬老院
的孤寡老人改善伙食，他常常把自己地里种的地
瓜、南瓜等都拿到敬老院。直到2010年，79岁的邓
斌从敬老院院长岗位上退休，回到了家里。

由于是自愿回乡，邓斌当时没有领取国家一
分钱，更没有要求组织为自己安排工作，回乡后
的身份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而回乡后投身
地方建设46年，其农民身份依然没有改变。而他
从邓集乡敬老院退休后，每月也只领取100元的
生活费。

为什么遇到突击队的工作都爱找他？仿山镇
邓集村党支部书记、今年65岁的邓学科道出原
委：“他办事沉稳，遇事从不急躁，耐心做各种复

杂工作。再加上性格平和，淡泊名利，深得上级组
织信任。”

“更难得的是，以他几十年来的工作表现和
资历，完全可以把自己的组织关系转成企业职工
或机关干部身份，但他从没有为自己的利益而去
麻烦组织。不仅如此，现在村里各项工作，邓斌也
都处处带头，在前期土地调整过程中，邓斌家三
个孩子都没有分到地，但他坚决阻止家里人去找
村主任，不给村里添一点麻烦。”邓学科感慨道。

邓斌原来的领导，也就是在他13岁时带领他
参军的游击队长刘星，离休前官至副省级（享受
正省级待遇），曾多次写信给他，希望邓斌继续到
他身边工作，但邓斌婉拒了领导的好意。

目前在邓集村，虽然很多村民大都知道邓斌
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但
几乎没人知道他具体打过什么仗，除了偶尔对自
己的孩子讲过外，邓斌对外人不多讲一个字，荣
立一、二功的事迹更是没有外人知道。

为国家贡献是应该的
邓斌的大儿子邓鲁陶多次向记者表示，父亲

这一辈子非常知足，他是家里的独子，却生养了
五个儿子两个女儿，有生之年儿孙满堂，他常对
子女说的一句话就是：“军功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再提那个做啥？我本来就是个农民，当年战场
上那么多战友都牺牲了，我幸运地活下来了，现
在平平安安过日子就是幸福。”

儿女再清楚不过了，父亲最常挂在嘴边的话
就是“自立更生”，他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要求
子女的。“回乡后领导让去哪里，我坚决服从，这
么多年我都是为大家干，不图钱，不图官，所以从
没后悔过。”邓斌对记者说。

邓鲁陶小时候就知道，父亲的淡泊名利充分
体现在家庭中。

邓鲁陶有四个弟弟、两个姐妹，随着他们长
大，慢慢注意到家里墙上挂着的那个牛皮包，而
牛皮包里各种沉甸甸的纪念章，成了他们争抢的
玩具。顽皮的孩子们哪里知道，这些是父亲十年
戎马生涯珍贵的见证物品。

邓鲁陶说，他清晰地记得，经常领着几个弟
弟从包里偷拿纪念章去换糖吃。至于玩丢的，他
已记不清了。

邓鲁陶是邓斌儿女中第一个参军入伍的人。
早在1978年，高中毕业后的邓鲁陶就从家乡定陶
县入伍，1979年即到前线投身了战斗。1993年，转
业到广州市花都区工商局任职，直到今年退休回
家。

得知大儿子参军第二年就去前线的消息时，
与别的父母哭闹的表现截然不同，邓斌只是淡定
地对儿子说：“我有5个儿子，为国家贡献一个也
是应该的啊。”听了父亲的话，邓鲁陶一度感慨不
已。

目前，邓斌在家人的照顾下精神状态良好，
基本生活能够自理。虽然家庭不富裕，他仍然不
忘国防，心系部队，鼓励自己的儿孙们参军入伍。

老人的口头禅是：“我们家男孩多，就应该多
入伍锻炼下，就应该多为祖国作出贡献。”

儿子邓鲁陶，女婿王喜成，外甥刘勇，外甥媳
马娟，孙子邓猛、邓占胜、邓胜龙均到部队服役，
儿孙们在部队期间都多次荣获嘉奖及三等功。其
中邓胜龙在2012年参军入伍，目前在河南开封空
军后勤服役，二级士官，2016年荣获个人三等功，
多次荣获嘉奖和先进个人、优秀士官等荣誉称
号。

或许孙子邓胜龙从小在爷爷奶奶家长大的
缘故，格外受到爷爷的疼爱。邓胜龙高中毕业参
军后，邓斌每次都不忘叮嘱他，在部队要好好干，
争取多立功。

记者临走时，老人坚定有力地说：“等到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庆典时，我想去北京看看天安门！”

■ 不忘初心

他13岁入伍，参加战斗78次，是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并荣立一二等功的军中英雄；23岁因病自愿复员回乡后，

屡屡以突击队员的本色投身地方建设，其平和的内心世界未曾改变———

一等功英雄的心愿：“好好种田”

□ 鲍 青

留在后世人眼中，林则徐大义凛然的民族
英雄形象，是在广东无惧列强，查禁鸦片、虎
门销烟的英勇壮举。

其实在虎门销烟之前，他就是大清闻名朝
野的治水能臣。而他真正善于治水的名声，则
是从历时共计164天的东河河道总督任上开始
的。

在上任东河河道总督之前，林则徐曾在湖北
任职，也负责过防御江汉平原水灾。但此时的他，
更多的是贯彻上官意图，起辅助性作用。

到了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十月初
七，朝廷擢升时任河南布政使林则徐为东河河
道总督。

东河河道总督的首要职责是修筑河南、山
东堤防，保障经过该地区的漕船顺利通行。此
时的山东境内有运河流经，河南境内有黄河通
过，两省自元代以来就是国家内河治理的重点
和难点。为了使黄河安澜、运河畅通，清政府
每年需要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对黄运堤
工、坝工、埽工进行维修与管理。东河河道总

督坐镇济宁，全权指挥两省各要地的下属官
僚，协调河道部门与地方机构关系，确保每年
数百万石漕粮能顺利入京。

东河河道总督管辖区域水文多变，灾害频
发，是责任重大的苦差事。林则徐虽然是干练
有为的能臣，但对自己能否挑起如此重担也没
有多少把握。他自度“河工修防要务，关系运
道民生最为重大，总督必须能运筹帷幄，统一
擘划”。而自己对河工并不熟悉，对河防形势
也不了解，一时间恐怕难以胜任。何况到了清
朝中期，河务成为贪官钻营的巢穴，要根本杜
绝其中弊端，无异于壮士断腕。林则徐对自己
能否肃清腐败，也没有充分的信心。

所以林则徐以自己不谙河务为由，上奏请
求朝廷另选他人。但道光帝对林则徐历来政绩
非常满意，对他充满信任，认为他“出膺外任
已历十年，品学俱优，办事细心可靠”。道光
帝在收到林则徐请辞的奏折后，非但没有改变
主意另择他人，反而下谕令催促林则徐迅速赶
赴新任，不得再推辞。

道光帝还特地谆谆训诫，付以林则徐扫清
积弊的膺命：“一切勉力为之，务除河工积

习，统归诚实，方合任用尽职之道，朕有厚望
于汝也。慎勉毋忽。”林则徐接到皇帝的谕令
后，即从江苏扬州勘灾途中赶赴山东，在济宁
接任东河河道总督。

林则徐十分感激道光帝的一再勉励，向道
光帝表达决心：自己要“力振因循”“破除情
面”，“自持刻苦，不避怨嫌，以防意者防
川，以纠心者纠吏”，努力整顿河工的积弊，
以达到“弊除帑节，工固澜安”的目的。

林则徐到达山东任职后，便雷厉风行地开
展治河工程。他时常亲自顶着寒风，步行几百
里，对备用的几千个治水高粱秸进行检查，还
查看沿河地势，水流情况。

除了常规治河外，林则徐还萌生了永除水
患的想法。嘉庆道光年间，黄河治河局限堵口
筑堤，总是在细节上小修小补，往往只是勉强
支撑数年而已。林则徐经过实地调查，认为若
改黄河由山东利津入海，可以克服河患的巨大
威胁。他指出：欲救江、淮连年淤塞决口的困
局，必须改变黄河水道，改由山东入海。这样
江浙的漕米运输可以轻捷许多，而运费也可以
降低不少。

林则徐的想法，得到了好友魏源的大力支
持。魏源经过实地走访发现，黄河在江苏境内
的河道已经高悬地面，随着时间的累积，很大
可能会决堤向北改道。林则徐借鉴魏源的意
见，提出借人力让黄河北流的设想。但这一想
法因工程浩大，遭受诸多朝臣的反对，最终未
能付诸实践。在他去世五年后，黄河终因洪水
泛滥决堤而自然改道，由山东入海，说明他的
设想颇具前瞻性。

任东河河道总督164天后，林则徐奉旨调任
江苏巡抚，从此离开山东。林则徐虽然任职河
道总督时间不长，但忠于职守，兢兢业业，
“整个河务风气大变”。更为关键的是，从此
他开启了治水名臣之路，

上任江苏后，林则徐依然承担着繁重的治水
责任。道光十三年夏秋之际，江苏镇江、扬州、淮
阴、徐州一带大雨滂沱，加上上游大潮袭来，江苏
境内长江两岸的堤坝均遭到冲击。当年九月，沿
江十分之七八府县被江水淹没，鱼米之乡成为汪
洋泽国。林则徐一面向朝廷申请减免税赋，一面
在江苏广设粥铺，赈济百姓。

洪灾退去后，林则徐利用在山东任上积累

的经验，迅速在江苏境内开展治水工程。在他
呕心沥血付出之下，江苏境内堤坝得到巩固，
防御洪水的能力大大提高。

林则徐升任湖广总督后，又面临江汉平原
水患频发的难题。他初来乍到，就对湖北防汛
抗洪忧心忡忡。在给同僚的书信中，他焦虑地
说：“久雨令人愁绝。”“薄堤似纸，不知何
以御过夏秋也。”

梅雨季节，江汉一带天阴多雨，更让他寝
食难安。为了防御洪水，林则徐冒着暴雨巡查
沿岸大堤，督促河工加固河堤。巡查中，林则
徐发现大堤内一处发生渗水，居民惊慌失措，
四散逃离，形势非常危险。林则徐经过仔细查
看，凭借自己治水多年的经验，断定大堤暂时
不会发生决堤。他一边“谕居民不必惊悸”，
一边和官员“捧土束薪，尽力守护”。经过官
民齐心抢堵，大堤终于转危为安。

此外，林则徐还认真督修防洪堤塍、制定
修堤防汛章程、疏浚淤塞河道、筹措防汛专
款，尽一切力量保障江汉平原的安全。经过他
细致有效的努力，素来易发生水灾的江汉平
原，在他任上竟然始终安然。道光十八年秋
汛，江、汉洪水并涨，“江汉数千里长堤，安
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实为数
十年来未有之幸”。

林则徐卓有成效的治水成绩，不仅受到广
大百姓的赞誉，也得到道光帝的褒奖。道光帝
在林则徐的奏折中，亲笔朱批道：“凡事若能
如是，有何不可挽回者？朕意在言外，卿其善
体朕心，决意勉为之。”

一直到鸦片战争负罪后，林则徐也曾戴罪
在河南负责治理黄河决口，并受到百姓的欢迎
和爱戴。

■ 政德镜鉴┩おさそ

林则徐虽然任职东河河道总督时间不长，但忠于职守、兢兢业业，“整个河务风气大变”。

更为关键的是，从此他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治水名臣之路。

林则徐：治河能臣由山东起步

□ 鲍 青

马秋仪，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生于
栖霞亭口镇马家窑村。她原本有个颇显“男子
气概”的名字——— 马肃贞。

马家为当地书香门第。马秋仪的父亲马桂
芳于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考中进士。三年
后，马桂芳署理台湾宜兰县知县。他赴任台湾
时，将爱女马肃贞带在身边。

马桂芳在宜兰施行教化、兴办教育，得到
百姓交口称赞。马肃贞随父寓居台湾三年，遍
览海疆形胜，眼界大为开阔，故而思想开化，
颇有主见。

光绪三十年，马肃贞与栖霞人谢鸿焘结为
夫妇。两人志同道合，皆向往新学，关注救亡
图存、国家富强之道。

当时清政府为了推行新政，鼓励青年人赴
日留学深造，学习日本先进的技术和经验。

思想素来开明的马肃贞，因而鼓励丈夫，
和自己一起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马肃贞东
渡扶桑后，成为山东最早的赴日女留学生。

到达日本后，他们迅速接触到了孙中山的
革命思想。夫妻二人积极联络革命志士，先后
结识了不少革命党人。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马肃贞与谢鸿焘随即
加入。马肃贞更与革命家秋瑾相识，并结下深
厚情谊。

1905年，日本颁布《取缔清朝留日学生规
则》，禁止清朝留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秋瑾建
议中国留学生以罢课相抵制，并呼吁大家回国
革命。马肃贞积极赞成秋瑾的主张。为表敬慕
之情，她将自己的名字“肃贞”改为“秋
仪”。1905年底，她与丈夫回到烟台。

归国后，马秋仪在烟台与革命党人徐镜心
等人设立同盟会支部，创办东牟公学，积极传
播新思想。

1907年，徐锡麟、秋瑾领导的安徽巡警学
堂、浙江大通学堂起义失败，清廷随即加紧对
新式学堂的监视。山东巡抚端方侦知烟台革命
党人活动频繁，立即派人查封东牟公学，并令
烟台官吏逮捕公学教工。谢鸿焘、马秋仪被迫
出走潍坊避难。

1911年秋，山东巡抚孙宝琦先是宣布山东
独立，不久又宣布取消独立，山东革命形势晦
暗不明。马秋仪积极联络革命志士，共同倡言
继续革命。她还教导两个女儿投身革命事业。

中华民国成立后，烟台军政府随即成立。
但在一穷二白的民国初年，军政府财政奇绌，
时时捉襟见肘。马秋仪发动女子国民捐运动来
筹集资金。在她的动员下，胞弟马宝麟变卖一
处庄宅和耕地数百亩，以作支援新军之用。

后来军阀混战，国是日非，革命陷入低
潮。而马秋仪与丈夫谢鸿焘也年过四旬，自感
年岁日增，无力回天，颇觉灰心失望。夫妻二
人决定投身慈善事业，从身边点滴善事做起。
章太炎曾撰文称赞她：“夫人初适先生时，资
装甚备，后设学校及谋倡议，皆斥卖田宅以奉
之。光复事成，其夫妇亦耦俱无等差矣。”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烟台很快沦
为敌占区。日本人闻知谢鸿焘的声望和留日背
景，便策划让他复出主持烟台局面，并许以高
官厚禄。马秋仪的后人介绍说：“抗战伊始，
马秋仪与谢鸿焘已年逾花甲，家庭经济来源基
本断绝，一家九口人生活非常拮据。但谢鸿焘
仍保有民族气节，任凭日本人如何软硬兼施，
也绝不答应，并装出一副老态龙钟、十分虚弱
的无能样子。从此马秋仪与谢鸿焘不问政事，
只在房屋周围种菜、养鸡，靠变卖衣物来熬过
艰难的抗战岁月。”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谢全家迁居上海，
后来又定居苏州。1954年，81岁的谢鸿焘去
世。1960年，90岁的马秋仪逝世于苏州。

■ 齐鲁名士

马秋仪：
山东最早赴日

女留学生

老英雄邓斌和他的军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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